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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
小
尉
遲
﹂
孫
新
、
﹁
母
大
蟲
﹂
顧
大
嫂
夫
妻
決

意
劫
獄
，
營
救
﹁
兩
頭
蛇
﹂
解
珍
、
﹁
雙
尾
蝎
﹂
解

寶
兄
弟
，
然
後
一
齊
投
奔
梁
山
泊
入
夥
。﹁
病
尉
遲
﹂

孫
立
雖
為
提
轄
，
無
奈
勢
成
騎
虎
，
嘆
了
口
氣
，
說

道
：
﹁
你
眾
人
既
是
如
此
行
了
，
我
怎
地
推
卻
得
？
終
不

成
日
後
倒
要
替
你
們
喫
官
司
？
罷
！
罷
！
罷
！
都
做
一
處

商
議
了
行
！
﹂

孫
立
一
連
講
了
三
個
﹁
罷
﹂，
如
此
在
官
職
與
親
情
發

生
矛
盾
，
作
出
抉
擇
時
的
心
境
，
是
多
麼
無
可
奈
何
。
由

此
，
亦
可
見
此
人
重
情
義
，
日
後
，
梁
山
泊
三
打
祝
家
莊

亦
倚
仗
孫
提
轄
。

此
番
劫
獄
，
雖
計
出
顧
大
嫂
，
但
人
腳
調
動
還
有
賴
孫

提
轄
。
孫
立
命
﹁
出
林
龍
﹂
鄒
淵
先
行
返
回
登
雲
山
，
收

拾
財
物
馬
匹
，
率
領
二
十
個
心
腹
，
一
同
下
山
，
前
來
十

里
牌
酒
店
會
合
。
另
方
面
命
孫
新
入
城
，
聯
絡
﹁
鐵
叫
子
﹂

樂
和
；
並
暗
中
通
知
囚
於
獄
中
的
解
珍
、
解
寶
，
約
定
劫

獄
。翌

日
，
人
腳
齊
集
，
登
雲
山
鄒
淵
一
夥
、
孫
新
、
顧
大

嫂
及
幾
個
心
腹
伙
計
，
加
上
孫
立
帶
來
的
十
數
軍
漢
，
共

四
十
餘
人
。
孫
新
宰
了
兩
口
豬
，
一
隻
羊
，
眾
人
飽
餐
一

頓
。
顧
大
嫂
扮
作
探
監
送
飯
婦
人
，
貼
身
藏
了
尖
刀
，
先

行
入
城
。
餘
下
孫
新
、
孫
立
一
路
；
鄒
淵
、
鄒
閏
一
路
，

各
帶
人
手
，
分
作
兩
路
，
尾
隨
入
城
劫
獄
救
解
氏
兄
弟
。

且
說
包
節
級
受
了
毛
太
公
錢
財
，
伺
機
殺
害
解
珍
、
解

寶
。
樂
和
洞
悉
其
奸
，
拿

水
火
棍
，
守
在
牢
門
裡
獅
子

口
邊
，
一
方
面
暗
中
監
視
包
節
級
，
另
方
面
準
備
接
應
顧

大
嫂
等
人
前
來
劫
獄
。

此
時
，
牢
門
鈴
子
拽
響
，
樂
和
看
見
是
顧
大
嫂
，
仍
明

知
故
問
：
﹁
甚
為
人
？
﹂
顧
大
嫂
應
道
：
﹁
送
飯
的
﹂，

樂
和
開
了
門
讓
顧
大
嫂
進
來
，
才
再
關
門
。
顧
大
嫂
進
入

後
，
正
沿

走
廊
前
往
監
倉
。
坐
在
亭
子
裡
的
包
節
級
看

見
，
喝
問
這
婦
人
是
誰
？
自
古
﹁
獄
不
透
風
﹂，
誰
敢
進

牢
裡
來
送
飯
？

樂
和
答
是
解
珍
、
解
寶
的
姐
姐
。

古
代
坐
監
沒
有
伙
食
供
應
，
宋
代
亦
然
，
此
例
延
伸
至

今
，
內
地
勞
改
犯
，
須
付
伙
食
費
，
不
似
在
香
港
坐
監
，

有
免
費
皇
家
飯
、
公
費
醫
療
。

話
說
包
節
級
不
准
顧
大
嫂
直
接
送
飯
入
監
倉
，
由
樂
和

代
替
送
飯
入
監
。
樂
和
藉
此
會
合
解
珍
、
解
寶
，
告
之
顧

大
嫂
已
到

，
只
等
前
後
相
應
，
並
乘
機
替
解
氏
兄
弟
打

開
枷
鎖
，
打
開
倉
門
。

此
時
，
有
小
牢
子
入
報
包
節
級
，
說
是
﹁
孫
提
轄
敲

門
，
要
走
入
來
﹂。
包
節
級
思
忖
孫
立
是
營
官
，
前
來
監

獄
做
甚
麼
？
為
策
萬
全
，
乃

左
右
﹁
休
要
開
門
﹂。

不
一
會
，
外
面
又
叫
道
：
﹁
孫
提
轄
焦
躁
了
打
門
﹂。

包
節
級
聞
言
大
怒
，
下
了
亭
心
，
欲
往
看
個
究
竟
，
冷
不

提
防
早
已
走
近
亭
心
的
顧
大
嫂
大
叫
一
聲
：
﹁
我
的
兄
弟

在
那
裡
﹂，
隨
即
拔
出
兩
柄
尖
刀
，
包
節
級
見
勢
不
佳
，

回
身
逃
命
，
恰
巧
解
珍
、
解
寶
從
監
倉
中
走
出
，
迎
個
正

，
被
解
寶
迎
頭
一
枷
打
碎
天
靈
蓋
，
一
命
嗚
呼
，
顧
大

嫂
亦
趨
前
，
取
其
首
級
；
捅
低
了
幾
個
小
牢
子
，
眾
人
殺

出
牢
去
，
會
合
守
住
牢
門
的
孫
立
、
孫
新
，
迎
上
鄒
淵
、

鄒
閏
及
王
孔
目
，
奔
出
城
門
，
朝
十
里
牌
揚
長
而
去
。

今
番
成
功
劫
獄
，
救
出
解
珍
、
解
寶
兄
弟
，
從
開
始
策

劃
到
策
反
孫
立
，
全
由
顧
大
嫂
一
人
居
中
部
署
，
足
見

﹁
母
大
蟲
﹂
有
勇
有
謀
，
有
心
計
。︵

細
說
水
滸
．
二
五
四
︶

中
國
人
喜
歡
摩
天
大
廈
，
兩
岸
皆
是
，

台
北
有
一
○
一
高
樓
，
曾
是
世
界
最
高
，

現
在
已
被
阿
聯
酋
杜
拜
的
高
八
百
二
十
八

米
的
哈
里
發
塔
超
過
了
。

台
北
有
高
樓
，
南
部
也
要
來
一
個
，
於
是
高

雄
有
一
座
八
十
五
層
的
，
以
便
南
北
輝
映
。

登
上
高
雄
的
這
座
高
樓
的
七
十
四
層
觀
光

層
，
俯
視
全
市
，
覺
得
沒
有
台
北
一
○
一
好

看
。
大
概
是
高
雄
的
市
容
比
較
殘
舊
，
加
上
觀

光
層
又
沒
有
造
型
攝
影
，
沒
有
更
多
的
展
覽
和

紀
念
品
攤
位
。

觀
光
沒
啥
看
頭
，
轉
到
附
近
的
誠
品
書
店
，

見
有
我
今
年
初
在
台
北
出
版
的
隨
筆
集
︽
我
家

的
背
影
︾，
見
獵
心
喜
，
遂
取
出
拍
照
留
念
。

但
店
員
卻
加
以
干
涉
，
說
書
店
內
不
准
拍
照
。

轉
去
六
合
夜
市
，
仍
然
十
分
熱
鬧
。
台
灣
人

喜
冷
飲
，
青
年
男
女
人
手
一
杯
，
不
是
珍
珠
奶

茶
，
便
是
名
目
繁
多
的
種
種
果
汁
。
台
灣
不
是

近
幾
個
月
來
鬧
了
一
場
飲
品
添
加
塑
化
劑
的
風

波
麼
？
港
人
對
台
灣
飲
品
因
此
望
而
卻
步
，
但

台
灣
人
都
不
當
一
回
事
。

在
高
雄
看
了
一
個
澄
清
湖
，
在
台
中
對
日
月

潭
匆
匆
一
瞥
，
都
沒
有
太
大
印
象
。
倒
是
台
灣

食
肆
的
創
意
，
頗
為
引
人
注
意
。
先
前
來
過
多

次
台
灣
，
吃
過
一
些
名
稱
古
怪
、
食
物
特
別
的

小
食
肆
。

記
憶
最
難
忘
的
是
曾
兩
次
光
顧
的
基
隆
市
的

白
煮
豬
腳
，
這
家
叫
一
個
單
字
﹁
紀
﹂
的
豬
腳

店
，
他
們
的
白
煮
豬
腳
，
爽
而
不
膩
，
是
為
上

品
。
這
次
郵
輪
雖
登
陸
基
隆
，
但
隨
即
赴
台

北
，
錯
過
了
再
光
顧
的
機
會
。

這
一
次
卻
在
台
北
一
家
叫
﹁
五
角
船
板
﹂
的

餐
廳
就
餐
，
老
板
是
個
女
的
，
愛
好
行
為
藝

術
。
餐
廳
裡
滿
是
壁
畫
，
顏
色
鮮
艷
，
十
分
耀

眼
。
而
全
廳
燈
光
幽
暗
，
樓
高
五
層
，
不
設
電

梯
，
我
們
老
人
家
走
得
氣
喘
吁
吁
的
，
加
上
眼

花
繚
亂
，
未
曾
就
餐
，
似
乎
被
打
了
一
頓
悶

棍
，
食
興
也
就
冷
了
半
截
。

來
就
餐
的
大
概
以
青
年
男
女
、
情
侶
為
主
，

新
潮
男
女
，
就
喜
歡
這
個
情
調
，
我
就
不
想
再

光
顧
了
。

南
中
北
遊
足
三
天
，
郵
輪
的
台
灣
行
也
就
差

不
多
了
。
遊
台
灣
，
能
記
住
的
，
就
是

﹁
吃
﹂。

人
人
都
追
求
可
口
的
美
食
，

香
港
的
報
紙
雜
誌
無
日
無
之
地

介
紹
美
食
，
可
以
想
像
得
出
，

儘
管
港
人
很
多
都
在
叫
窮
，
但

畢
竟
，
窮
得
還
剩
下
美
食
，
是
香
港

特
殊
的
現
象
。

香
港
曾
經
流
行
過
私
房
菜
，
那
是

只
有
幾
家
的
時
候
，
人
人
趨
之
若

鶩
，
因
為
那
確
實
是
平
常
難
得
吃
到

的
真
正
私
房
菜
。
現
在
，
私
房
菜
沒

有
以
前
那
麼
流
行
，
原
因
之
一
是
私

房
菜
的
名
字
已
經
被
濫
用
了
，
而
且

有
些
名
叫
私
房
菜
的
，
根
本
就
是
山

寨
版
而
已
。
因
為
那
是
廚
師
精
心
烹

製
的
創
新
菜
式
，
和
私
房
無
關
。
那

是
不
是
美
食
？
就
看
烹
調
得
好
不
好

了
，
不
過
名
字
用
上
私
房
菜
，
就
是

山
寨
版
。

很
多
人
懷
念
的
美
食
，
就
是
工
作

或
放
學
回
家
，
阿
媽
烹
煮
的
飯
菜
，

阿
媽
用
盡
心
思
，
每
日
菜
式
不
同
，

務
求
吸
引
丈
夫
和
子
女
的
食
慾
，
留

住
他
們
的
胃
。
天
下
母
親
烹
製
的
美

食
，
是
最
好
的
美
食
，
是
最
好
的
私

房
菜
。
儘
管
你
家
的
私
房
菜
和
我
家

的
大
同
小
異
，
但
是
只
要
有
親
情
灌

注
其
內
，
天
下
第
一
，
家
家
都
是
。

現
代
的
美
食
愈
來
愈
昂
貴
了
。
記

得
二
十
年
前
，
在
茶
餐
廳
吃
一
碟
香

港
特
色
的
餐
蛋
飯
，
外
加
一
杯
涼
到

心
坎
裡
去
的
凍
檸
茶
，
埋
單
才
十
四

大
元
。
那
時
的
大
學
畢
業
生
，
起
薪

點
是
萬
把
塊
，
人
人
吃
喝
得
起
。
如

今
大
學
生
的
月
薪
依
舊
沒
變
，
但
吃

喝
同
樣
的
食
物
飲
料
，
埋
單
是
三
十

多
元
。
連
茶
餐
廳
的
美
食
都
吃
不
起

了
，
還
談
甚
麼
美
食
家
筆
下
的
名
店

美
食
？

不
過
，
就
算
香
港
真
的
窮
，
還
是

窮
得
只
剩
下
美
食
，
不
信
，
到
書
報

攤
去
看
那
些
有
美
食
專
欄
的
雜
誌
有

多
少
，
看
看
日
日
有
美
食
專
欄
文
章

的
報
紙
有
多
少
。
就
知
道
，
香
港
真

個
是
窮
得
只
剩
下
美
食
的
天
堂
！

﹁
小
龍
女
﹂︵
吳
卓
林
︶
回
來
了
。
雖

然
沒
獲
生
父
公
開
承
認
，
但
她
有
位
聰
明

而
勇
敢
的
媽
媽
吳
綺
莉
，
早
在
她
出
世
前

已
為
她
確
認
了
身
份
。
所
以
，
小
龍
女
神

態
自
信
，
還
帶
點
少
女
的
嬌
憨
。

女
明
星
婚
外
生
女
，
吳
綺
莉
不
是
第
一
人
，

當
時
受
注
目
是
因
為
﹁
她
的
男
人
﹂
最
初
不
想

認
賬
，
更
說
了
句
﹁
做
了
一
件
很
多
男
人
都
會

做
的
錯
事
﹂
，
得
罪
了
女
人
，
更
惹
怒
了
男

人
。
﹁
逢
場
作
戲
﹂
是
男
人
風
流
的
藉
口
，
但

如
果
戲
假
成
真—

—

弄
出
生
命
來
，
你
的
戲
就

要
演
足
十
八
載
。

在
兩
性
關
係
中
，
女
人
之
所
以
較
被
動
或
對

性
愛
更
謹
慎
，
生
理
構
造
的
異
同
是
主
因
之

一
。
因
為
一
夜
歡
愉
後
，
男
人
結
上
領
帶
綁
好

鞋
帶
就
輕
鬆
出
門
，
但
留
在
女
人
體
內
的
液
體

可
能
孕
育
成
另
一
個
生
命
，
女
人
更
可
能
因
為

這
個
意
外
的
生
命
難
產
而
賠
上
性
命
，
至
少
要

承
受
懷
胎
十
月
的
忐
忑
和
生
產
時
的
劇
痛
。

也
正
因
為
，
母
親
比
父
親
更
珍
愛
孩
子
，
現

實
中
不
負
責
任
或
不
想
負
責
任
的
父
親
卻
不

少
，
以
至
連
大
偶
像
如
柯
德
莉
夏
萍
、
瑪
麗
蓮

夢
露
都
找
尋
爸
爸
，
而
且
，
尋
覓
過
程
並
不
止

於
童
年
，
而
幾
乎
是
整
個
生
命
歷
程
。

六
歲
時
，
父
親
跟
夏
萍
於
公
園
玩
耍
，
他
突

然
因
為
一
個
電
話
就
不
辭
而
別
。
這
個
困
惑
在

夏
萍
腦
中
縈
繞
多
年
。
她
長
大
後
在
英
國
讀
寄

宿
學
校
，
知
道
父
親
在
那
裡
﹁
從
事
銀
行
工

作
﹂，
十
幾
歲
的
少
女
就
瞞

媽
媽
，
擅
自
登

報
尋
父
。
當
了
大
明
星
也
一
樣
，
有
一
次
在
拍

︽
珠
光
寶
氣
︾
時
，
她
接
到
一
個
電
話
說
，
有

人
在
街
頭
看
到
她
父
親
，
她
甚
至
擅
自
離
開
拍

攝
現
場⋯

⋯

後
來
，
她
的
首
任
丈
夫
、
著
名
影
星

M
elF
errer

透
過
紅
十
字
會
知
道
他
住
在
愛
爾

蘭
，
並
安
排
他
們
父
女
相
聚
。
那
次
見
面
，
她

雖
然
擁
抱
了
父
親
，
但
沒
有
流
淚
，
也
不
激

動
，
只
是
釋
懷—

原
來
，
在
她
心
中
，
﹁
父

親
﹂
早
已
逝
世
多
年
。

當
年
，
小
龍
女
的
名
人
父
親
無
法
擺
脫
傳
媒

﹁
玩
失
蹤
﹂，
她
的
母
親
卻
要
公
開
尋
生
父
。
但

恐
怕
，
她
最
終
尋
到
的
只
是
自
己
的
﹁
心

願
﹂，
而
非
爸
爸
。

尋找「心願」

旅
途
中
，
和
友
人
坐
長
途
巴
士
，
全
程

大
概
是
四
個
半
小
時
。

總
算
開
了
一
次
﹁
耳
界
﹂，
一
上
了
巴

士
，
便
聽
見
後
座
有
位
女
士
嘰
嘰
咕
咕
說

個
不
停
。
我
不
懂
當
地
語
言
，
所
以
並
不
入

腦
，
也
不
為
意
。

巴
士
開
了
一
段
時
間
，
耳
邊
噪
音
不
絕
，
我

和
友
人
對
話
極
為
困
難
，
方
始
發
覺
，
原
來
後

座
那
位
女
士
喋
喋
不
休
未
停
過
嘴
。

我
開
始
留
心
聽
，
奇
怪
，
來
來
去
去
只
有
一

把
聲
音
，
旁
邊
那
位
時
不
時
﹁
唔
﹂、
﹁
啊
﹂、

﹁
諾
﹂
單
音
作
應
。
我
也
開
始
計
時
，
一
個
鐘
、

個
半
鐘
、
一
個
鐘
又
三
個
骨
、
兩
個
鐘
！
我
從

未
聽
過
一
個
人
可
以
連
續
說
話
兩
個
鐘
，
不
必

休
息
！

是
可
忍
、
孰
不
可
忍
！
友
人
轉
身
，
用
當
地

語
言
對
那
女
士
說
：
﹁
小
姐
，
多
謝
你
告
訴
我

們
如
許
有
趣
的
事
情
，
可
是
，
我
們
不
想
聽
！

再
者
，
我
朋
友
旅
途
疲
乏
，
想
小
睡
片
刻
，
可

以
放
低
聲
音
，
繼
續
說
你
的
故
事
嗎
？
﹂
幸

好
，
收
效
了
！

這
個
經
驗
，
令
我
想
起
了
旅
途
幾
怕
：

一
怕
旁
邊
是
個
殷
勤
不
已
的
單
身
旅
客
，
他

並
非
心
存
不
軌
，
只
是
客
氣
地
問
長
問
短
，
或

者
是
一
五
一
十
介
紹
他
的
背
景
和
身
世
；

二
怕
隔
鄰
旅
客
知
少
少
扮
代
表
，
不
住
開
解

我
，
同
情
香
港
人
負
資
產
的.

痛
苦
，
憂
心
香
港

言
論
自
由
將
會
盡
失
；

三
怕
鄰
座
是
個
精
算
之
徒
，
付
了
航
空
公
司

旅
費
，
便
要
盡
取
回
報
，
這
一
刻
問
空
姐
取
啤

牌
，
那
刻
取
兒
童
玩
具
，
飲
完
牛
奶
飲
紅
酒
；

四
怕
隔
鄰
完
全
個
人
主
義
，
挖
完
耳
朵
挖
鼻

孔
，
梳
完
頭
髮
剪
指
甲
；

第
五
怕
，
也
是
最
怕
，
隔
鄰
是
興
罷
歸
來
的

香
港
旅
行
團
，
吱
吱
喳
喳
說
哪
間
舖
頭
平
，
哪

間
舖
頭
搵
笨
！

幾類旅途最怕

來到邵武市和平古鎮，當我看到「和平」這兩個
字時，立刻有種既熟悉又陌生，既親近又遙遠的感
覺。我的家鄉在閩南，地名叫「平和」，而這裡地
處閩西北，名叫「和平」，字序雖然倒過來，但彷
彿兜了一個圈子，回到原點一樣。這到底是一種巧
合，或真有某種內在的聯繫或暗示？有時候文字也
會讓人迷惑。
和平古鎮的建置始於唐朝，歷史久遠，傳統文化

底蘊豐厚，有教授這樣評價和平古鎮，這是「一處
全國罕見的城堡式大村鎮」。也有專家、學者不約
而同地認為：「和平鎮保留如此完整的古街區，全
國少見，堪稱『福建第一街』」。這裡所說的「第一
街」，是指貫穿古鎮南北的那條舊市街，全長600餘
米，寬6－8米，街中心全以青石板鋪築，因北高南
低的地形關係，街道隨形就勢形成「九曲十三
彎」，宛如一條騰空欲飛的青龍。古街兩旁分佈
近百條縱橫交錯呈網狀的古建卵石巷道，或長或
短，或寬或窄，高牆窄巷，古樸幽遠。古民居鱗次
櫛比，既有中原古風，又具地方特色，堪稱古民居
的瑰寶。東門街兩旁老房子擠擠挨挨，多為磚木結
構。街面鋪設石板，塊塊光滑，雨後更是光潔如
鏡，如詩如畫。街面每隔100米就有一個用條石鋪
成、狀似棋盤的圖案，當地人稱其為棋盤石。可
見，和平古鎮確實不是普通的地方，而是一座具有
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古鎮。
自古以來，和平鎮讀書求學之風盛行，氛圍濃

郁，人傑地靈。從唐代到科舉廢除時，和平鎮出了
137名進士，被譽為「進士之鄉」。這裡民間文學、
民間音樂、戲劇舞蹈遺存相當豐富，僅舞蹈種類就
達70餘種，主要有花鼓燈、七巧燈、踩高蹺、刀花
舞等，尤為珍貴的是和平鎮保留下始於奴隸社會的
儺舞，可謂是古文化的活化石。歷史證明，和平古
鎮是漢族人南移的見證，也是漢族經濟、文化從中
原進入福建後的歷史積澱和縮影。走進這樣的古
鎮，悠悠古韻撲面而來，尤其是作為一個從平和來

的文化人，對和平古鎮的歷史演變更有種說不出的
感覺。
因此，禁不住在想，從平和到和平到底有多遠？

轉念一想，應該沒有人能夠準確說出來。從地理位
置講，其實並不算遠，也就幾百公里而已，但如果
從歷史和文化方面來講，就有點說不清楚了。據了
解，如果認真追溯起來，和平鎮已有四千多年歷史
了，而且是古代邵武通往江西、泰寧、建寧、汀洲
的咽喉要道，福建出省三道之一的隘道「愁思嶺」
也在和平境內，乃兵家必爭之地，可見其歷史和文
化之悠久和重要性。而平和地處漳州西南部，與福
建、廣東兩省八縣相連，古為揚州之城，周為七閩
之地，明正德十三年（1518）置縣，取「寇平而人
和」之意。清時有「小漳州」之稱。現有56.4萬人
口，面積2,334平方公里，是一個山區大縣。這樣的
兩個地區的距離，是很難用數字來體現和衡量的。
也許，「平和」這兩個字，已經詮釋和註解了

我，我身份證的地址也始終以「平和」這兩個字來
界定，可見，從小到大，我都沒有離開過平和，也
沒有走出平和，即便出去旅遊或學習，後來還是回
到家鄉，這是一種情結，也是一種夢魘，「平和」
已經化成我體內的血液了，事實上，我對她懷有某
種母子情懷。也許，正是因為我從小到大沐浴在
「平和」這兩個字當中，並融入了家鄉的情感，所
以，當我看到「和平」這兩個字時，也有一種見慣
了感覺，熟悉的陌生感讓我有一種想要走近她的感
覺，在我潛意識裡，「和平」與「平和」似乎是沒
有距離。
和平古鎮讓我迷戀，也是因為它深厚的歷史文化

底蘊。和平古鎮的許多古建築讓我入迷，有古城堡
及譙樓，有袁崇煥題額的聚奎塔，有創建於五代的
和平書院，還有縣丞署、舊市三宮、舊市義倉、謝
氏莊倉和中乾廟、下城廟、光源寺以及廖氏、黃
氏、丁氏、趙氏、上官氏等家族祠堂，其中廖氏、
黃氏、李氏的三座大夫第及陳氏「貢元」宅等都堪

稱古民居瑰寶。也許是自己尚
且也算是文化人的原因，我對
其中的和平書院情有獨鍾，這
也應該算是一種文化情結吧。
如上已講，和平古鎮自開科

取士以來，出了137名進士，有
「進士之鄉」的美譽，而這與已
有千年歷史的和平書院密切相
關。和平書院始創於後唐，創
始人黃峭（871年－953年）。唐時，黃峭之父從河
南到邵武做官時，發現和平水向西流，非同一般，
因此把家安置在和平。其子果真應證了和平風水
好，十八歲考上進士，官至五代後唐工部侍郎。在
朝做官時，黃峭最大的抱負就是「復唐」，在感到
復唐無望時就棄官歸隱到和平，並創辦了和平書
院。據了解，現在黃峭後裔遍佈世界各大洲，達
4000多萬人。可見，和平古鎮已成為聯繫海內外黃
氏後裔的紐帶。
有意思的是，黃峭當時創建和平書院時，故意將

北向大門頂部設計成一頂官帽，而且將三扇門設計
成一個「品」字，充分體現出「學而優則仕」的思
想。不僅如此，進入書院大廳，必須登十三級台
階，前六級為努力讀書，從第七級開始為七品至一
品，寓意步步高陞。大門上方的木雕月樑為打開書
卷的樣子，寓意「開卷有益」。「書卷」上原本鑲
嵌 「天開文運」四字，可惜的是牌匾現已不在。
據了解，宋代著名理學大師朱熹、楊時都曾到和平
書院講學。據說現存和平書院的東面門上「和平書
院」四字就是朱熹題寫。可見將和平書院視為邵南
人才的搖籃並不為過。不過，現代的和平古鎮已然
破落，如未能很好集資修繕，不久的將來勢必成為
歷史一大遺憾，這也是我對和平古鎮及和平書院懷
有的不捨情感。
也怪我見識短淺，竟不知和平古鎮還是太極宗師

張三丰的故里，真是汗顏。不過，此時此刻，真想

能夠穿越時空，去拜訪一下這位太極宗師，並邀他
喝杯茶。據《邵武縣志》記載，十九世紀初和平盛
產武陽峰碎銅紅茶，產品在縣城三十餘家茶行暢
銷，盛名享譽中外。而張三丰故里就在和平古鎮的
武陽峰碎，也就是出產「年年福」茶的地方，果真
是人傑地靈，有好茶的地方出人才出大師。相傳，
明末某年，和平古鎮有個書生備考進士，含 壓書
的銅錢讀書思考問題，皇上賜碎銅綠茶為「進士
春」，賜碎銅紅茶為「年年福」，並題寫匾額由書生
帶回邵武和平。從此，和平古鎮名揚天下，碎銅茶
也因此香滿人間，真是福分。
其實，和平古鎮之「和平」二字，古稱「禾坪」

（禾苗的禾，草坪的坪），意為地勢平坦，盛產糧
食，是一座古城堡。新石器時期，古越先民就在這
兒繁衍生息。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始於唐代。唐時稱
「晝錦」，宋為「晝錦鄉和平里」。因唐代這裡已經
人口稠密，形成繁華的街市，故宋以後又稱「舊市
街」。元承宋制。明為「三十三都」，萬曆年間和平
才開始修寶塔、建城堡。直到清乾隆三十四年
（1769）才設和平分縣。由此可見，和平古鎮真正
建置始於清代，但這並不影響我對她的情感。儘管
如此，從平和到和平有多遠？終將成為我內心永遠
的懸念。再說，從平和到和平，實際上已被賦予新
的文化內涵。誠如我曾經寫到「平和不只是一個地
名，也是一種心態和境界」。同樣的道理，「和平」
二字何嘗不是如此？

有勇有謀

台灣雜記

韋基舜

客聚

尖
沙
咀
﹁
星
光
大
道
﹂
位
列
全
球
十
二
大
﹁
浪

得
虛
名
﹂
旅
遊
景
點
亞
軍
，
不
知
道
有
多
少
香
港

人
會
認
同
這
調
查
。

美
國
評
判
細
數
﹁
大
道
﹂
缺
點
有
三
：
一
．
欠

缺
舒
適
休
憩
區
；
二
．
紀
念
品
攤
檔
過
多
；
三
．
音
樂

聲
浪
太
吵
耳
。
第
一
點
無
疑
值
得
注
意
，
大
道
路
長
，

遊
客
不
辭
千
里
而
來
，
的
確
需
要
多
設
中
途
休
息
站
，

就
算
本
土
的
公
公
婆
婆
，
腳
骨
力
也
不
容
易
一
條
氣
走

完
全
程
；
餘
下
兩
點
，
說
不
定
本
土
遊
客
反
而
最
少
意

見
，
攤
檔
紀
念
品
只
錯
在
貨
品
太
多
重
複
，
如
果
不
是

家
家
大
同
小
異
，
再
多
也
不
嫌
，
當
局
不
妨
藉
此
考
慮

為
檔
主
註
冊
版
權
，
鼓
勵
他
們
多
創
新
意
，
日
後
攤
檔

各
有
特
色
，
就
不
嫌
多
了
。

至
於
音
樂
，
像
筆
者
同
輩
那
一
類
人
，
也
真
的
受
不

住
，
香
港
之
所
以
有
﹁
大
聲
港
﹂
美
譽
，
可
能
源
於
人

多
地
狹
，
大
家
習
慣
大
聲
講
話
使
然
，
今
日
天
天
掛
上

耳
機
長
大
的
新
一
輩
，
便
不
會
有
此
敏
感
；
但
是
上
述

幾
點
，
不
只
令
美
國
遊
客
滿
意
度
大
減
，
相
信
法
國
和

日
本
遊
客
亦
有
同
感
，
筆
者
來
自
法
國
和
日
本
的
朋

友
，
就
不
曾
對
大
道
有
過
滿
意
評
分
，
尤
其
是
法
國

人
，
說
話
一
向
陰
聲
細
氣
，
比
美
國
人
更
扺
受
不
住
高

分
貝
。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對
有
關
調
查
結
果
感
到
驚
訝
，
半

點
也
不
奇
怪
，
因
為
香
港
調
查
數
據
顯
示
，
二
○
○
九

到
二
○
一
○
年
間
，
﹁
大
道
﹂
一
直
高
踞
旅
客
十
大
必

到
景
點
首
位
，
至
少
表
面
上
證
明
星
光
大
道
有
它
足
夠

吸
引
遊
客
的
魅
力
，
可
是
有
沒
有
想
過
，
過
去
兩
年

﹁
優
績
﹂，
未
必
表
示
中
港
台
遊
客
的
滿
意
度
，
而
且
其

中
還
以
中
國
內
地
、
台
灣
兩
地
遊
客
為
多
，
不
過
初
到

貴
境
，
慕
名
循
例
一
遊
而
已
。
所
以
，
如
何
吸
引
遊
客

再
來
，
才
是
必
須
重
視
的
課
題
。

很
多
人
都
有
個
感
覺
，
目
前
星
光
大
道
過
於
偏
重
舊

日
明
星
，
活
像
老
牌
明
星
時
光
隧
道
，
是
不
是
有
必
要

再
花
心
思
增
加
星
量
，
比
如
增
設
一
座
互
動
電
腦
網

柱
，
隨
時
添
進
廿
一
世
紀
之
後
出
現
的
新
星
，
這
樣
新

一
代
影
迷
也
許
更
感
興
趣
。

星光不足 道也未大

百
家
廊

盧
一
心

美 食

邀太極宗師張三丰喝杯茶

蘇狄嘉

天空

興　國

國
吳康民

語絲

呂書練

風景

連盈慧

乾坤

■和平古鎮。 網上圖片


